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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脚是父亲踹的

14 岁的小金从正在行驶的
三轮车上摔了下去，一头撞上了
地。漆黑一片的隧道里，他抱着
自己的头，哇哇地叫喊起来。

“疼，脑袋就像一坨面碎成
了粉。”小金闭着眼向记者回忆。
当时，他蜷缩在地上，看着父
母围在自己身边，指指点
点，又大声和一瘸一拐的
三轮车夫嚷嚷。平日里
在五金厂干脏活的父
母气势汹汹，这些三
轮车夫多是中老年残
疾人，没有载客营运
证，最怕的就是事故
和报警。赔偿谈妥了，
小 金 颤 抖 着 站 了 起
来。这一次“碰瓷”算是

“成功”了。
这个 14 岁少年的腿、

手臂、背和后脑勺留着结痂
的新旧不一的痕迹，有的是在
台州留下的，有的是在宁波。从
去年 8 月到今年 10 月，小金卷
进了父母策划的这门“生意”。这
对从四川山区来到浙江务工的
夫妻，带着一双儿女，奔波于浙
江多地，一次次地强迫儿子在三
轮车拐弯或快速行驶时摔出。

直到被警方抓获时，他们已
作案近 20 次，涉案金额上万元。

“小孩子摔了才可能骗到
钱。”母亲文丽说。在宁波市公安
局江东分局福明派出所的审讯
室里，这个农民工母亲痛恨不成
器的儿子，也无力扭转贫穷的家
庭。在她眼里，用孩子“碰瓷”得
来的钱补贴家用，并无不妥。

小金说，自己也曾试图说
服、挣脱父母，但都失败了。他害
怕车上父母的眼神，那是一种

“恶狠狠、要吃人的眼神。”如果
躲闪，母亲会轻飘飘地补上一
句，“还有两分钟就到了。”那是
一种暗示，如果再不行动，父亲
的脚、母亲的手都可能招呼到自
己身上。他会被父母踹下车或是
推下车。

再也不会相信父母了

他一点儿也不想参与碰瓷。
可家里，妈妈对自己骂骂咧咧：

“你不去的话就不要上学了，去
学校把你的学费要回来。”

妈妈也会哭着说：“家里饭
都吃不起了，那怎么办啊？”

当时只有 13 岁的男孩不吭
声了。他从老家来到浙江后，随
着父母换工作转学两次，新的教
材和老师同学都让他感到陌生，
成绩越来越差，数学甚至只考了
几分。

可他还是不愿意“碰瓷”，这
个个头越蹿越高的少年很清楚，

“‘碰瓷’是不对的”。
父亲卢勇听到这话，冲上来

甩手就是一个耳光。小金个头 1
米 7 ，快赶上父亲了，体重却不
到 100 斤。他被扇得直踉跄。

他委屈地大哭起来：“我又
没错，你凭什么打我？我读书不
好，你们教我不就行了吗？”

回应他的是一个碗摔在地
上四分五裂的声音。

他害怕那个碗砸到自己身
上。“其实我来浙江以前成绩挺
好的，能考前几名。”小金对着记
者说，“哥哥，是真的。”

“真的烦死了。”学校是他最
后的避难所，在那儿虽然听不太
懂数学课，但有同学，没人打自
己，更不用去想“碰瓷”的事情。
现在，父母连最后这点儿空间也
不给他了。

他不再哭泣了，“哭没有用，
他们不会心疼”。这个少年回应
的方式是强硬地拒绝，“我不去，

我就是不想去。”
文丽在派出所承认，夫妻

俩曾让小金跪在啤酒瓶和
小板凳上，目的是为了让
他低头服软。

小金越来越怕自
己的父母。他不断想
起摔下一瞬间天旋
地转的感觉，想起老
人零零碎碎凑起来
的赔偿款，100 元，
50 元，20 元，钞票都
是皱巴巴的。

小金冷眼看着父
母开口要价从 1000 元

飙升到 8000 元，“碰瓷”
的次数也从一个月一两次

变成了每周一次。一个念头
再也压不住了，“跑！”

那是小金 10 多年来最大胆
的决定——— 趁父母休息，偷出了
户口簿和 930 元钱，一路飞奔逃
出了家门。

因为多次外出“碰瓷”的经
历，他比同龄人更加熟悉车站和
购票事宜。他先坐火车到宁波，
再转长途火车到重庆，最后坐大
巴回宜宾老家。最紧张的时刻，
是在临海车站等车的最后那几
十分钟。这个身材瘦削的少年向
记者回忆，他当时蜷缩在座位
里，眼巴巴地向外望，祈求时间
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他怕父
母追上来。

他成功了。
这段经历在小金父母的叙

述里成了另一番模样。父亲卢勇
向记者坚称，儿子“做了太多坏
事”，四处打架偷盗，甚至找人殴
打自己，儿子是因为在学校惹了
麻烦才跑回老家。他认为，此前
爷爷奶奶对孙子的教育很失败，

“当然，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文丽的态度更直接，她毫不

避讳地告诉记者，“这个家落到
今天的地步都是因为小金。”她
视自己的亲生儿子为家庭的“灾
难”。儿子和小女儿相比，学习
差、四处惹事，还总被学校开除，
让他们“不得不求人送礼”，更让
这个家“经济落入困难”。

办案警官和小金的语文老

师蒋老师沟通过，蒋老师告诉
他，这学期开学，小金主动竞选
了语文课代表，负责早自习的领
读和收发作业。一开始小金很不
自信，他问老师：“我语文只有 30
多分，我也能当课代表吗？”

老师告诉他：“我相信你可
以做好，你也要相信自己。”

前不久的一次月考，小金语
文考了 69 分，蒋老师看过小金
记得满满当当的语文课笔记，他
说，小金“只是缺了太多太多的
鼓励”。

14 岁的小金已经转学 3 次，
在第二次转学后，他说自己“彻
底放弃搞学习了”“完全看不懂
啊”。他还记得那次转学后学的
是除法，可他怎么也学不明白，
那时候心里只顾得上害怕。

真正逃离父母回到老家时，
小金似乎找到了久违的开心，他
下河抓小龙虾，上山去采草药，

“小龙虾一斤二十多块钱呢，我
可以挣几百块钱，自己养活自
己，饿不死的”。

可他有时还是会想起父母，
想起学校，他说自己还是想上学。

父母找到了他。一个接一个
的电话打回了老家，邻里亲戚都
跑来老宅，劝说这个“不懂事的
孩子”。他没有向亲戚讲述“碰
瓷”的事，“太丢人了”。他更害怕
把这事儿说出来父母会被抓，

“毕竟他们还是我爸爸妈妈”。
父亲后来向他承诺，绝不会

再逼他跳车“碰瓷”，更不会再打
他。电话里，父亲还告诉小金，你
该回来考试了，“考完试，我再送
你回老家上学。”

小金回家了。后来，户口簿
被父母藏好，他放学后的行踪以
小时计被父母确定，“碰瓷”变得
频繁，他又试图逃跑三次，但纷
纷失败。他放弃了挣扎。这个少
年说，如果不是被警察发现，也
许自己会这样继续“碰瓷”下去。
他迅速消瘦，体重掉到了 80 斤。

小金说，他确定了一件事，
这辈子“再也不会相信父母了”。

不想再和父母一起生活了

小金至今记得，父亲被押送

上警车前留给他一句话：“一定
不要说实话。”

当他跟着办案警官林煊走
进派出所，离审讯室越来越近，
这个少年一下子委屈得不行，他
对着林煊把自己作案的细节交
代了干干净净。

“不后悔。”小金说自己做了
正确的事情，“爸爸妈妈应该被
惩罚。”

在父母被刑事拘留后。福明
派出所的民警给两个孩子安排
住处，带他们在食堂吃饭。小金
时不时地问警察：“爸爸妈妈什
么时候能出来？”“如果不能出
来，要判多久啊？”

收到民警给自己买的新衣
服时，小金只露出了一个浅浅的
笑容，“看得出来，他是真的有心
事，不是真的开心。”

他偷偷告诉林煊，自己担
心父母，又不担心父母，既想让
他们出来，又担心他们出来后
打自己。

这个 14 岁的孩子和林煊作
了一个属于男人间的约定，他会
好好照顾妹妹，直到父母放出来，
把妹妹交到爸爸妈妈手上，自己
再回老家，“老家学费便宜。”

小金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很
坚决，“不想再和父母一起生活
了。”林煊从未开口相劝，这个老
警察曾检查过孩子身上的伤，背
部、手臂、腿部、后脑勺，浑身上
下就没几处看不见伤口的地方。
他惊呆了。

一些伤口至今发痒，在深夜
提醒这个睡不着的少年，一切还
没有完全过去。

警方表示，如果小金坚持回
四川上学，警方会尽全力协调当
地学校为他办理转学手续。

“这里的回忆不好。”小金
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回老
家”。来浙江 7 年了，他说自己也
有遗憾，就是转学后除法没有学
明白，当时太害怕了，搞不懂也
不敢问，到后来自己也放弃了。

如果可以，他想回到过去，
“把学习搞好，这样以后的工作
才不会被机器替代”。

他想得很远。他说，如果以
后自己有了孩子，“我要让他学
好，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让他
像我爸爸妈妈那样做坏事，一定
不能做坏事。”
(文中小金、卢勇、文丽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14岁的“碰瓷”少年
“我将来的孩子不能像我爸妈一样做坏事”

林林煊煊去去学学校校看看望望小小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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